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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她的诗歌有这么
高的关注度

中国诗歌网公众号推出温馨的《采
石场》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阅读量就超
过了1.2万，众多读者纷纷留言、点赞、
转发。面对以上这些读者（网友）对温
馨诗歌的回复、评价以及点赞，这几天
我一直在追问，一位极其普通的采场女
工温馨的诗歌为什么有了这么高的关
注度？对诗人的关注仅仅是因为她的
诗还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在普通网友
给温馨的留言中，我们频频看到了下面
这些词——生活、时代、工作、女焊工、
矿工、劳动者、底层、基层、地气、坚韧、
信念、质朴、感动、温暖……

这种诗歌“热度”的形成当然离不
开作为诗人的温馨已经默默地坚持诗
歌写作达十五年之久，在于她对诗歌坚
持不懈的开掘与热爱。温馨这些在采
场、机台、大架、坑道、厂房中写下的诗
之所以能够感动广大读者，重要的因素
就是具有鲜活的现场感，迎面而来的是
同样鲜活的生活气息以及乐观向上的
生命状态。

那么，她工作的采场是怎样的环境
呢？面对着庞大而坚硬的矿场、机器、
吊车、铁板、大架、转轮、焊条、缆绳、割
枪、焊机以及尘土、矿粉飞扬的作业区、
工具包、安全带、深蓝工作服、橙黄的安
全头盔，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工
是怎么做到在抬槽钢、割钢筋以及火热
焊接时写诗并多年坚持不懈的？这个
疑问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我相信很多
人面对温馨这样一个采场女工都会发
出这样的疑问或慨叹。

温馨更多的时候只能在工作间
歇或倒班的时间才能极其零碎地写
诗和阅读，甚至因为工作的原因，创
作很容易被打断，往往需要好几天的
时间才能陆陆续续地写完一首诗。在
2024年1月11日中午我联系温馨的时
候，她说已经连续几天不分白天黑夜
地在采场上抢修，累得连说话的力气
都没有了。

平心而论，“打工诗歌”“新工业诗
歌”“劳动者诗歌”作为写作现象并不是
一个新鲜的话题，而又总会有其中的一
些优秀的写作者陆续引发媒体和大众

的关注。我们对此是不是应该有更为
冷静而综合性的思考？借助采场女工
温馨的诗我们再一次面对了诗人与生
活、现实、时代之间如何进行深度对话
以及有效转化的话题。

温馨的身份和职业，很容易引得媒
体或读者给她加上“工人诗人”“采场诗
人”“焊机诗人”“劳动者诗人”等诸如此
类的标签，而在与她的接触以及聊天中
她对此却非常坦然，她认为标签对她来
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诗歌的的确
确是从采场中生发出来的，她几乎所有
的写作都是围绕着矿场展开的。是的，
我们不能把一个写作者从她的生活背
景以及生存环境中剥离出来，正如温馨
所说“这些诗都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是真实的，是亲身体验”。与此同时，我
们也不能贸然地对诗人进行社会学意
义上分类，然后以相应的身份、题材和
主题赋予优先权。最根本之处在于一
个诗人，无论其是什么社会身份，衡量
的标准仍然是诗，仍然是诗歌本身的力
量在说话。

换言之，一个诗人该如何在表达自
我以及生活经验的同时更为有效地让诗
歌感动更多的人。一个人如何能够说出
一群人的心声，一首十几行的小诗如何
能够浓缩强大的情感力量和思想载力。

温馨的诗犹如一道温暖
而耀眼的光

2023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在一叠
诗稿中读到署名温馨的作品。在大量
的诗稿中这份诗作显得极其特别——
甚至有些耀眼，因为在她的诗句中我立
刻就感受到了迎面而来的生命体温以
及其工作的生存现场。我也在翻看手
机的时候发现我和她是微信好友，但几
乎很少互动。

温馨，四川南充人，现在攀钢工
作。她的微信昵称是“月光雨荷”，微信
上的个性签名是“荷，每一次呼吸，一颗
露，都会从天而降，滚过我的十里碧
波”。如果只看这些文字，迎面而来的
是浓郁、温软的抒情场面以及浪漫小女
生或文学女青年的气息。而与此浪漫、
柔软、抒情、幻想的文字构成鲜明对比
或反差的则是矿场检修区劳累的场面，
而劳作的主体则是一名女性焊工——

工作了25年的焊工温馨。
确实，在第一时间读到温馨这组诗

稿《采石场》的时候我是有震惊感的，这
不只是这组诗歌在整体意义上体现出
来的成熟、自然、真挚、透彻，而是通过
诗歌看到了写作者极其真实而坦诚的
情感、经验以及生命状态。与此同时，
我还能切实感受到其工作的环境以及
那些可亲、可敬、可爱的性格各异而又
憨厚朴实的老师傅以及工友们。平心
而论，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还能够多年
坚持写诗是非常难得的。尤为难得的
是温馨的诗歌体现了乐观、坚韧且不乏
自嘲、自审意识的人生态度，而非抱怨
或自怨自艾。

这种情感以及心理状态及其在工
作环境当中的对应、调整和转化过程，
温馨处理得既自然生动又亲切感人，

“真”是她诗歌最为重要的属性。显
然，温馨诗歌的“真”既是题材、主题、
情感和经验上的又是语言、诗歌技术
以及想象力层面的。换言之，对生活
以及工作的深入观察和体悟使得温馨
的诗歌非常真实，生命意志在她的写
作中显得非常突出。这再次印证了诗

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甚至这
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写作者的眼
界和世界观。

露天的采场，一部生动的
女工之书

我和温馨是同代人——相差两岁，
应该说有着大体相同的时代背景，但是
我们之间的生存境遇却有着明显的差
别。由温馨工作的尘土飞扬的酷烈的
采场，我不由想到当年冀东老家有很多
钢铁厂、采矿场、水泥厂、陶瓷厂以及砖
窑厂，我也曾在燕山山脉开采后尘土飞
扬的矿场、窑厂度过我的少年时代，当
然那时主要是和小伙伴们玩耍，也曾在
小镇上的工地和冰棍厂打过短工。这
和温馨的工作了25年的采场环境完全
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当年那些工人满身
满脸的粉尘是我至今都不能忘记的，其
中就有我的亲戚。

当初，温馨在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
很好，本有机会进入高校深造，但是为
了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也为了即将退
休的老父亲——他接连几天苦心规劝
女儿接班当一名工人，温馨最终走上了
另一条人生道路。

尤其在三年学徒期，温馨的手磨出
了很多血泡，眼睛被高温烘得红肿，暗
地里流了很多次眼泪，也因为技术不过
关挨了很多次师傅的责骂，而正是师傅
以及工友不断给她鞭策给她动力给她
温暖，她才成长为技术过硬的优秀焊
工，“师傅不爱说话/却喜欢大声责骂我/
学徒期间/他背着工具包在前面走/我就
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他边焊边讲解/我
就默默地背诵牢记/鉴于我特殊的运条
方法——横行霸道/他气得直跺脚/但最
多惩罚我多割几块铁板/然后焊上，再割
开，再焊上/师傅偶尔也会和我探讨焊
接技术/说说焊缝的材质/说说火焰的
性质/说说钢与铁摩擦、排斥、妥协/最
后与人互动感知的默契”（《师傅》）。

那么，你能想象一个工作了25年
的女焊工是如何每天走在那条通往采
场的路上的吗？她每天拿着焊机劳作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当她工作间
歇还有诗句跑进心中的时候你又有什
么样的感受呢？如果换做是你，平凡而
劳累的工作中你还能拥有一颗纯粹得

不能再纯粹的诗心吗？
先来看看温馨自己的回答吧！
从蹦蹦跳跳到气喘吁吁
路，分明是活的

一个胸中有路的人，才能阔步向前
才能在转身之间，瞥见命运的正反面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路，多么美妙
工友说我是一块得了妄想症的矿石

山长水远，路还在脚下延伸
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

不长、不短、不宽、不窄，正好可以丈量
——我，采矿女工的一生
——《那条通往采场的路》

如果把温馨工作了25年的通往采
场的路计算出来距离的话，这个数字一
定是非常惊人的。这个抽象而惊人数
字的背后则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
复，生活的重复，工作的重复，动作的重
复，生命的重复。那么如果这个人是
你，你会如何面对或应对呢？我想，很
多人免不了会抱怨或自怨自艾，然而温
馨最可贵的是乐观、豁达、上进的心理，
甚至偶尔还不忘自我解嘲一把。这种
积极乐观的心态无论是对于工作还是
对于写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温馨认为
自己这种乐观的心理和性格不仅来自于
父亲，而且来自于每天接触的那些极其
普通而又善良、温厚、豁达的工友们，“工
友嘟哝了一声，并没有抱怨什么/我帮他
点燃一支烟，他坐在矿石上/斜睨着我，
烟雾缭绕中，会动的、不会动的/都生动
了起来//他看了看还没换好的大绳，站
起身/摊开双手后又合拢，使劲拍了一
下，像拍打了一下翅膀/我愉快地站起
身来，合拢的画卷/再次打开了它迷人
的封面”（《采场上，工友们摊开双手》）。

薄薄的甜或焊枪中喷发
出来的诗歌火焰

按照时间来看，二十岁出头的温馨
在经过三年学徒期之后进入攀钢矿业
公司朱兰铁矿检修作业区采修大班工
作。十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开始，她
接触诗歌并进行写作。写作十几年间，

温馨陆续在一些地方报刊发表了一些
诗作，但并没有在诗歌界产生多大的影
响，反而是她的工友偶然读到了她的诗
并给了她非常大的鼓励。有时候在繁
累的工作间歇，温馨会应工友们的要求
读自己的诗，工友们也会及时给出一些
建议。这也是为什么温馨的诗如此接

“地气”的原因，而她本身就是采场和大
地活生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温馨非常乐观、豁达，比如2024年
元旦之际她的一条微信朋友圈，“新的
一年，新的开始，阳光满路，温暖切切。
朋友们！元旦快乐哦！欢迎来采场玩，
我会送你一坨我们的土特产——钒钛
磁铁矿石，拿回家炼铁哦！”而这种阳光
般的乐观性格也不自觉地渗透进她的
诗歌之中，她的文字世界里有灰尘有汗
水也有泪水，但是她的诗歌中永远有阳
光，永远有精神的信仰和感恩之心在强
力支撑，“我走得气喘吁吁，心跳的撞击
起伏有致/矿石、黑暗、文字、思想/厚厚
的采场，一部生命之史书/我感恩一路
落下的点点星光，一颗颗碎石子/陪我
劈开了心野里料峭的险峰”（《采场上，
我用一块矿石敲击另一块矿石》）。

正是因为诗歌的存在，温馨使得
坚硬的矿山有了温柔的诗心，使得黑暗
的矿石有了点点星光，使得那些默默无
闻的工友在她的诗歌找到安身立命的
机会。

她的这些发自内心的采场诗歌不
仅打动了自己和家人，也感动了身边的
工友们。她的诗在《诗刊》2024年第
一期的“第一现场”头条推出后，读者
也越来越多了。我想，这就是诗歌该
有的力量吧！这也是为什么在《诗刊》
出刊之后温馨的诗引发了高度关注并
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热情肯定的深层原
因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矿场的那些自
然物的对视和对话中，温馨也赋予了
它们与人类平等的生命力——坚韧而
乐观，比如她写厂房里的枇杷树、矿石
以及卑微的巴茅草、向日葵、螳螂等，

“有清甜味传来/像蜜蜂的翅膀，透明、
飘逸/厂房里，一棵枇杷树，被一块块铁
板/干干净净地掩映//枝叶茂密/看着满
是果实的枇杷树/我放下手中的焊把/
人生苦短/我应该向一棵枇杷树学习/
时不时地给生活一点甜头//摘一颗枇
杷，剥开厚厚的外衣/果核上，包裹的那
一层薄薄的甜/而它也不嫌弃我那双沾
着油污/或者是流着汗水的手//这棵枇
杷树没有嫁接/结不了又大又甜的枇
杷/而我和工友们却十分满足/我们静
静地眺望着/每一眼/都是告白”（《厂房
里的枇杷树》）。

是的，经年艰辛的劳作，需要的往
往就像枇杷果核上那一层“薄薄的甜”，
由此那些油污和汗水以及辛劳付出都是
值得的，诗人要永远心怀感恩和宽怀之
心，这时你看到的世界就有了另外一番
面貌，诗歌也就具有了“发现”的属性。

2024年1月14日10点41分，温馨
在工作的间歇从坡地上砍了两根芭蕉，
她剥去了它们根部的外皮，尝了尝。她
脱口而出：“脆脆的，挺好吃！”

我想这就是温馨的工作，温馨的生
活，温馨的诗歌。

（作者系诗人、批评家，现为《诗刊》
社副主编）

霍俊明：温馨，你好！感谢你接受采
访。按照工作时间超过25年计算，你应
该是20岁出头就到采场工作了。先来说
说，是什么机会让你到朱兰铁矿工作的
吧，为什么选择了这些看起来与女性联
系不大的工种？

温 馨：谢谢霍老师。我的老家在
南充，父亲曾是攀钢工人，家里还有一
个哥哥一个姐姐。当我还在高中课堂上
为了理想的大学拼搏奋斗的时候，发生
了一起改变一生的事情，父亲要退休
了，需要一个子女接班……

当时哥哥姐姐都已经上了大学，不
可能去接班，父亲就只有来做我的思想
工作。虽然我一再向父亲表示想读书，
可是父亲说哥哥姐姐都上大学了，如果
没有人去接班，家里收入就少一大截
儿；而且就算你读了大学，以后出来还
是要找工作，还不如现在就去上班，上班
以后你还是可以通过自考读大学嘛！考
虑到当时家庭的经济压力，为了不让父
母那么辛苦，我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安排，
背井离乡来到攀枝花接了父亲的班。

后来我成为一名焊工，也是听了父
亲的话。父亲告诉我，一定要学一门技
术，有技术傍身，在哪里都能找到饭吃，
俗话说了“天干三年也饿不死手艺人”。
于是，我就学了焊工。可是焊工这碗饭
哪有那么好端啊！三年的焊工学徒期
间，一开始，十天有九天眼睛都是肿的，
还不停地流泪，看东西都看不清楚。最
初由于不会使用护具，脸上脱过几层
皮，手上烫过无数的水泡，做不好活儿
还要挨师傅骂。不过我天生就是犟，一
次做不好就十次，十次做不好就一百

次，反正总有做好的时候。就这样，三年
学徒期满，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焊工。

霍俊明：可以想象你三年学徒的艰
辛和付出，真是不容易。你写下的第一
首诗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选择了诗歌
而不是其他的文体？

温 馨：2008年我有幸结识了攀
枝花市的一些优秀诗人，在他们的引导
下，我开始写作诗歌。写矿山诗的时候，
我已经上班10年了。荒凉的矿山深处，
露天开采矿石的现场，风吹雨打，日晒
雨淋，矿工们吃苦耐劳、乐观的精神，深
深触动了我，心中厚厚地郁积了一种情
感，需要倾诉、表达。所以，不是我选择
了写采场，而是沸腾的工作场景和诗意
盎然的群山选择了我。

霍俊明：可能正是采场这样的劳动
空间激发了你的诗，激发了你写自己以
及矿工们的生活。那么，你觉得，诗歌在
你的工作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温 馨：最开始是以一种平常心来
写的，仅仅是情感表达的需要而已，那
时就想向世人述说我们矿工的生活，我
们的酸甜苦辣，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
的生存状态，当时只凭一腔热情、真诚，
拼命地写。我的采场诗，是真实的，是从
心底流淌出来的，都是我的亲身体验，

写诗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也成就了我
对平凡事物的追问，它已成为我工作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有了诗
歌，再苦再累我都没有抱怨过，我相信
风雨过后一定有彩虹。

霍俊明：诗歌与生命的存在状态在
你这里是融为一体了。你的工友们读过
你的诗吗？

温 馨：我以前写诗，工友是不知
道的，近年发表了一些，他们会顺便夸
我几句，说一些支持鼓励之类的话，挺
暖心的。有些工友会把我的诗拿给他们
的子女看，并告诉他们，即使是一个小
工人，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会有成
功实现的那一天。这几年我们公司领
导、还有朱兰铁矿的领导对我都很好，
很支持我的业余创作，我很感恩，也为
自己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呈现工友
们的精神风貌而深感惭愧。

霍俊明：你的组诗《采石场》在《诗
刊》社所属的中国诗歌网微信公众号推
出后，阅读量已经超过了1.2万，留言也有
六七十条，甚至有网友直接以诗歌的形式
抒发读后感，也有人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些
留言，你看过没有？对此有什么感受？

温 馨：这些留言我看过了，感谢
大家对我的鼓励，我觉得自己的诗歌还

不够好，比如诗太实、散文化、想象力不
足，不够灵动、不够厚重等。今后我还要
多阅读，多观察，多积累，争取创作出更
好的作品，才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霍俊明：你的工作很累，你一般是
在什么时间来读诗和写诗的？通过什么
渠道来接触和阅读诗歌？

温 馨：我知道任何事情想要做
好，都是不容易的，时间都是一点一点
挤出来的，我的诗歌就是在电铲旁、钻
机边的工余时间记下来，再回家一行一
行地修改，慢慢地就累积出来了。千万
别以为上班还有空写诗，没那回儿事！
工作时必须专注细致，一点马虎不得。
干活干累了，同事们说，休息一会儿吧，
大家就找块石头坐下来，他们抽烟、喝
水，我就见缝插针，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
并匆匆地记下来，有时，刚有写作的冲
动，又要干活了，思绪因此中断，但一有
空余，我就会酝酿接下来该怎么写，或看
看书，有时一首诗要断断续续地写几天。

我关注了一些诗歌公众号——比如
诗刊、十月、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歌
月刊等公众号，上面发出的好诗我会去
阅读，去琢磨。我也买了不少书来看。同
时，我的身边有一些诗人朋友，他们既是
我的老师又是我的益友，我经常把刚写

好的诗歌发给他们看，他们会指出我诗
歌里的缺点并给我提一些建议，然后我
再继续修改、打磨。认识这些朋友，我感
到非常幸运，我也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

霍俊明：如果有人或者媒体根据你
的职业、身份称你为“矿场诗人”“女工
诗人”，你认可吗？当下在一线工作的各
种工人和基层群体中写诗的并不在少
数，你对王计兵、老井、陈年喜、郑小琼、
许立志等人的诗歌有什么评价？

温 馨：我不在乎什么标签，叫我
“矿场诗人”“女工诗人”都是可以的，我
们采矿工人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
被忽略的群体，放眼整个诗坛，有写煤
矿工人的诗且写得很好的，但真正写矿
山写矿山工人的诗歌少之又少。我是矿
工的一员，又在一线工作，矿工的喜怒
哀乐，也就是我的喜怒哀乐。我没有必
要去掩饰矿山上那些恶劣的场景与细
节，“真”是我诗歌的特点，我的采场诗
正是基于这一点，向下，从低处开始，从
细微处下笔，呈现、还原真实的采场场
景，还原真实矿山里的人、事、物。我的
每一首采场诗，都来自我一线的真实体
验。渐渐地我觉得我不仅仅是在写单一
的“我”，我在写我们，写“大我”这个群
体。王计兵、老井、陈年喜、郑小琼和许

立志的诗歌，我不但看过还收藏学习
过，他们是我诗歌路上的老师。

霍俊明：写了这么多年诗歌，你心目
当中肯定有了关于“好诗”的认知，那么你
认可的“好诗”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温 馨：很多年前我向龚学敏老师
问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能感动人的
诗就是好诗。”在我看来，诗歌是发现，
是独特。好诗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诗
歌写作要尽量向下，那里有“沉默的大
多数”，还必须要有大的怜悯之心，如此
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这一点我的
路子虽然走对了，但做得还不够，还必
须继续往下挖，溯本求源，不停地追问。

霍俊明：读你的诗，能第一时间感受
到真切的生命气息、生存环境以及精神状
态，能读出你的感受以及对自我、时间、
生活的想象力。你怎么理解自己的诗？

温 馨：每一个事物都是有灵性的，
只有平等地去面对它，关注它，才能通灵，
才能与之对话。严酷的工作环境并没有磨
灭我对学校对学习的向往，反而给了我无
限的创作灵感和想象。因为从小就喜欢看
书，采石场上再寻常不过的一花一草，工
作中枯燥乏味的焊条、机械，它们都成了
我创作灵感的源泉。我将心沉浸到了矿
山的每一个角落，用心感受矿山上的点
点滴滴。采场、矿石、厂房以及路边的喇
叭花、小野菊、枇杷树、巴茅草、向日葵都
成了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工棚里的老
鼠、电铲上的蜻蜓、螳螂和吹过采场的山
风以及汗流浃背的工友也都成了书写的
对象。工作的内容——焊水箱、换拉门绳
到使用的工具焊枪、扳手都成了寄托情
感的载体。目之所及，有心者，才会有诗！

是沸腾的工作场景和诗意盎然的群山选择了我
——温馨访谈

□温 馨 霍俊明

温 馨 ：1977
年生，现为攀钢
矿业公司朱兰铁
矿检修作业区采
修大班的一名焊
工，在采场工作
已有 25 年，写诗
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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